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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伟

悲观者如何有力前行

三线企业是上世纪百分之百的准

战争应急工程，跟这个工程有一比的除

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向乌拉尔山以

东的工业大迁徙，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跟世界上的所有企业一样，三线

企业有生就有死，遵循的规律无非就

是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

对于三线企业总体发展有几次

大的历史机遇，第一次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从大城市、老工厂调集最好的

资源建厂，有国家部级规划、设计、施

工和建设生产保障，产品投产之后有

完全的国家采购保障。

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国家出台搬迁政策，鼓励

三线企业搬迁到沿海城市或者通过

在沿海城市设立发展窗口与现代市

场经济实现对接。 同时国家将大量小

的三线企业管理权下放到省级。

第三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

政府依托三线企业核心资源，将规模

优势三线企业改制上市，但同时大量

企业随同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之风，

有的进一步下放到地方甚至直接是

乡村，有的重组关闭，有的破产清算，

只有很少的三线企业能在高负债的

市场竞争下苟延残喘。

对于这些企业，从党的决议到政

府决策，整整重视了不下 40 年，前面

计划经济时期是真重视建设发展，后

面市场经济时期是重视脱困，希望给

条生路。

但三线小企业的现状却日趋严

峻：

社会关注度趋于 0。 市场经济体

制下，企业就是一个经济单元。 相比

之下，现在的三线小企业不受社会重

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还有那

些“4050”退休老职工回到大城市发

点声音，体制内的声音基本消失。

社会存在度趋于 0。 现代经济体

制下， 企业的社会存在感主要在体

量。 那些老而小的三线企业如今在自

己的社会环境中绝大多数已经失去

存在感———历史问题一大堆、企业发

展无前途、对地方贡献可有可无。

社会信任度趋于 0。 由于企业原

来独特的优势造成地方政府敬而远

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心理，社会

信任度多数企业长期徘徊在底线，都

有自生自灭之势。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思考的人确

实不多，但三线小企业的问题是个历

史上形成的大问题，不能采取鸵鸟策

略。 为此提出以下思考：

一是国家必须有部门关注这些

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还有发展潜力的

企业必须纳入国家宏观关注。

二是国家要用心做好大量已经

或者即将退出企业和员工的保障、关

怀。 让那些“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的

三线老一辈也能有个安稳的保障。

（上接第一版）

“贴现就是增加成本呀！”老唐告诉记者，贴现一般有两条

路：一种是直接去银行贴现，有的银行专门收承兑汇票；另一

种就是去资金中介那里贴现。

承兑汇票除了很低的交易手续费， 并不需要银行利息。

但如果去贴现，就意味着得支付银行 6个月的贷款利息。当然

这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毕竟只是银行

利息。 问题是，“银行也有指标的，并不能随时贴现，这个时候

又回到贷款时一样，你得找关系，支付一定的好处费———很

多做承兑汇票的人都与银行内部有关系。 ” 老唐说，“如果银

行仍没有指标，只能找专门做承兑汇票生意的公司，他们既

有雄厚的资金， 又有银行关系。 除了正常的 6个月的银行利

息外，再加一笔不菲的中介费。 这些最终都成为了企业的融

资成本。 ”

在温州做皮革生意的老谢（化名）并不需要银行贷款，但

是他也怵承兑汇票。 老谢的企业做得比较大，年销售额在亿

元以上。 老谢告诉记者，他的客户基本都是各地大的制鞋企

业，这些企业往往不给现金，而给承兑汇票。“我要那么多承兑

汇票干吗？ 承兑汇票不能当现金用， 要投入生产唯一的办法

是去贴现，那成本就高了。 ”

老谢说， 大企业的处境则不一样。 一家大企业下面往往

有成百上千家的配套下游企业， 多少企业抢着和他们做生

意。“你不要承兑汇票，多少企业抢着要。 所以你一点办法都

没有，能拿到承兑汇票已经不错了，总比它拖你款强吧。 更可

恨的是，一些大企业专门去银行贷承兑汇票用来支付下游企

业的货款。 付承兑汇票省了一笔利息，然后他们还反过来收

购承兑汇票贴现，再赚一笔银行利息和中介手续费。 这样，一

进一出，循环往复，居然把承兑汇票做成了他们的利润增长

点。 ”

“掮客打打电话月入 10万元”

刘涛（化名）供职的公司位于温州车站大道一处商业楼

内，XX 金属材料公司的小牌子并不醒目。 推开玻璃门，简陋

的两居室内报纸、杂志、早餐很随意地堆放在桌子上。 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做着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生意。

刘涛的真实身份是汇票掮客。 他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直

言，公司看起来虽然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实际上主要是做承

兑汇票生意。 他说，按照规定，要办理承兑汇票，必须要有贸

易合同。 但是，很多企业贷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购买材料或

者产品，而是为了别的投资或者流动资金用，所以就得虚拟

贸易合同，他们就承担这样的角色。 作为专门的公司，他们提

供虚拟贸易合同并开具发票，帮助企业完成承兑汇票贷款所

需要的手续。 另外，他们帮助有需求的企业收购承兑汇票，形

成一条完整的承兑汇票产业链。

刘涛告诉记者，有几种人能做承兑汇票生意：第一种是

在银行有关系的人，利用自己的关系促成贴现；第二种是有

很多需要贴现的企业资源的人，有需求才有供给；第三种是

既没有银行关系也没有企业关系的纯粹中介，通过打电话或

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促成承兑汇票贴现；第四种是既有雄

厚资金又有相当银行人脉的人，既可自己直接贴现，也可通

过关系银行贴现。

刘涛甚至对记者表示：“你是报社记者，手上企业资源肯

定很多，完全可以做这种无本买卖，赚取中介费。 现在市面上

的手续费一般是一百万元收一二千元， 不要小看这一二千

元，承兑汇票很多都是上千万元的，算下来数目就可观了。 ”

刘涛说，现在做承兑汇票的公司很多，企业往往也是货

比三家，希望价格尽量低些。 由于并不一定能马上找到上家，

有的汇票要转几手才能贴现。 他曾经收到过一张承兑汇票，

到他手上已经是第五手了。 也就意味着这张承兑汇票除了支

付正常的银行利息外，还要支付 5 次中介手续费。

“你要做上这行，连记者都不要干了。 ”刘涛调侃道，有的

掮客就坐在宾馆大堂打打电话，一个月也能赚上 10 万元。

畸形化的承兑汇票

承兑汇票贴现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生意。

老唐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许多北方城市银行都纷纷在

温州各地设立办事处，专门收购承兑汇票。他说，北方以及中西

部地区很多银行的贷款放不出去，转而利用银行的资金，直接

收购承兑汇票，帮助企业贴现。 而因为承兑汇票有开票银行担

保，到期可直接承兑，不存在任何经营风险。

刘涛告诉记者， 承兑汇票贴现生意全国各个地方都有，

但温州还是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据他所知，某银行 20 天就

兑完了 50 亿元额度。

记者辗转找到温州某银行一位行长，这位行长听了记者

的来意之后，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他直言，承兑汇票的水

太深了，温州很多人吃这个“铜”（指承兑汇票生意），“揭开来

要砸掉多少人的饭碗，甚至很多人要去坐牢的”。

浙江某银行原行长告诉记者，承兑汇票是根据票据法制

定的一种表外业务，本来是为那些有贸易业务，但又没有资

金的企业提供一种由银行提供担保的信用业务。 特别是在近

几年，在中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现金支

付能力大幅减弱，再加上政府调控货币增速抑制信贷过快增

长的政策下， 企业从银行获得直接资金支持的能力也受到抑

制。 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直接获得资金，在这种情

况下，票据业务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但问题是，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权力垄断形成的腐败，

承兑汇票已经变成一种畸形的银行业务。 一方面，有的企业为

了获得贷款，不惜造假，虚拟贸易合同，骗得贷款；而一些业内

人士由于控制着银行信贷权力，在利益的驱动下，参与其中，使

承兑汇票变成一种生意，给金融业带来了极大风险。

“现在大家都缺现金，但你能有什么办法。 ”一位不愿具

名的企业家无奈地表示， 只要是银行开具的真实的承兑汇

票，中小企业肯定还得继续使用。

承兑汇票灰色生意：

企业融资难催生牟利新行当

三线企业：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上接第一版）

“三线企业”始于上世纪 60年代，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中央提出“三线

建设”决策，相当多的三线企业，按照

“靠山、分散、隐藏”的布局方针，钻进

了偏僻的崇山峻岭。

原先这些企业是重点保密单位，

都有一个类似军队番号的数字编号，

颇有神秘感，当地老百姓至今还沿用

原来的数字编号名称。

在江西景德镇地区，这样的军工

三线企业就有十多家。 其中，归当时

“四机部” 管的电子系统三线企业有

“七厂一库”之称（即 7 个生产厂加 1

个物资供应单位）， 而这 7 个厂中就

有 5个是由南京 714厂的 5个车间搬

迁到这里建成的。 在此后的几十年

里，企业间来往密切，是名副其实的

“兄弟单位”。

虽然大部分三线企业都地处远

离城镇的偏远山区，但曾经都是人人

都想去的好单位。 正如当时倡导的

“好人好马进山来”，“根红苗正”的三

线企业一度成为当地人觊觎的对象。

三线企业大部分地处深山，但每

个企业俨然是个中等规模的城镇，商

店、学校、邮局、银行等一应俱全，甚

至“从出生到死亡，企业都管”。

在计划经济年代，进入三线企业

意味着有更好的教育机会，更安稳的

工作以及更高的福利和津贴。

“进入三线企业就意味着端上了

‘铁饭碗’。 ”薛松林告诉记者，当时人

们挤破头托关系，希望安排自己的子

女进去工作。

“897厂高峰时产值过亿元，创汇

千万美元，成为当时江西省机电出口

第一名。 厂里最热闹的时候，职工超

过 7000人，光食堂就有 3个，下班后，

厂区的路上人满为患，到了晚上更是

歌舞升平，城里的年轻人都跑到厂里

来跳舞，因为我们的音响是全市最好

的。 ”回忆当年的情景，薛松林脸上仍

然带着自豪感。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是三线企

业的鼎盛时期。 位于景德镇地区的电

子系统三线企业， 如 999 厂、740 厂、

4321 厂等， 都有过 897 厂一样的辉

煌。

现在：

繁华的深山重归寂静

然而， 看到如今破败荒凉的厂

区， 已经无法让人联系到过去的辉

煌。

走进 897 厂，如果不是偶尔看到

路上的行人，你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已

经废弃的厂区。 建在山坡上的厂房似

乎正在被树木侵蚀，显得荒凉，昔日

繁华的深山又重归寂静。

“晚上这里更凄凉，家属区除了

少数由当地农村人租住，原来的职工

已经很少住在这里了。 ” 薛松林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当年从南京到这

里的 308 人，现在包括他们的子女在

内，只剩下不到 10 人。

由于企业经营难以为继，897 厂

经过改制重组，成立万平真空电器公

司， 企业由国有变身为股份制公司，

虽然还在生产，但“原来 7000 多人的

厂子现在只剩下 130多人了。 ”

而位于景德镇市郊的 999厂（景

华电子有限公司），景象似乎更惨。

在记者去 999厂的路上， 记者问

到 999 厂的变化，一位出租车司机直

摇头：“当年多让人羡慕的单位，没有

想到会变成这样。 ”

记者看到，999 厂的厂区如今成

为一个正在建设的住宅小区，通往生

活区的道路破烂不堪， 因为下雨天，

路上都是积水， 汽车经过污水四溅。

低矮陈旧的职工宿舍显得死气沉沉，

毫无生机。 路灯已经失修多年，几乎

没有一盏是好的，一到晚上小区内漆

黑一片。 一根高压线从路边的电线杆

上垂落下来。“多次找有关部门来维

修，也没有人搭理。 ”一位企业退休的

老职工告诉记者，原来生活区大大小

小的事都由企业专门的后勤服务部

负责，小区生活井然有序，“现在企业

没了，小区就像一个贫民窟，没人理

会。 ”目前，生活区已经被政府列为棚

户改造区。

999 厂创建于 1964 年，曾是我国

电子陶瓷材料及器件的大型骨干三

线企业。

“在全国三线企业中，999 厂一直

走在同行的前列。 一度产值达到上亿

元，员工近 3000人。”原 999厂党委书

记陈勇告诉记者。

然而，随着席卷而来的市场化浪

潮，大批三线企业无所适从。

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 三线企

业原来按军工订单生产的状况彻底

改变了，企业必须自己找饭吃，到 90

年代， 国家对军工企业彻底断奶，三

线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时的三线企业必须从军品走

向民品的开发。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

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几乎所有的三

线企业都陷入困境，大批三线企业终

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有些企业迫于形

势，又从山沟里搬迁到城里，更多的

是走上合并重组、资产转让、破产倒

闭之路。

地处景德镇一隅的三线企业没

有“幸免”，除了昌河公司、602 所等少

数三线企业走上发展之路外，大部分

都“倒下”了。

2002年，999厂实行改制，企业原

有的分公司改制成为民营企业。“原

来的 999厂只剩下一个牌子。 ”

“人心都散了，

看不到希望”

如果说三线企业由盛变衰，让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

的三线人感到悲凉，而地位的变化形

成的落差则更让他们难以释怀。

当时企业都归中央管，后来下放

省管，“企业人事干部都是由省组织

部任命的，有政治优越感。 ”

记者从 999 厂的厂志了解到，景

德镇的电子三线企业原来直属四机

部，1982 年部局调整， 这些企业划归

当时的电子工业部， 到了 1985 年再

次下放，隶属江西省电子工业公司。

随着改制重组，原来这些在当地

管不了的三线企业几乎成了没人要

的“弃儿”。

2009 年 897 厂改制后，企业被划

归到地方，属地管理。 同时划到地方

管理的， 还有工厂里的学校、 医院。

“与原来比，落差太大了。 ”万平真空

电器公司总经理赵国平说起此事感

慨万分，赵国平形容这些三线企业是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2013 年 12 月 2 日，“嫦娥三号”

探测器的成功发射，让景德镇景华特

种陶瓷公司的员工激动不已，因为在

探测器上有一个部件，正是该企业生

产的。

景德镇景华特种陶瓷公司正是

由原 999 厂一个分厂改制而成立的

一家民营股份制公司。 公司总经理龚

友根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氧化铝陶

瓷产品一直是原来 999 厂的拳头产

品之一。 改制后，原有的军工技术、工

艺没有丢掉，仍然保有老三线企业所

具有的信誉度。

对于三线企业的没落，龚友根认

为， 三线企业几乎都建在边远山区，

与沿海一线的工厂几乎无法竞争，昂

贵的运输成本加上僵化的体制思维、

人才的流失，这些都在制约着三线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

实际上，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为

适应市场的变化，三线企业开始努力

转型，开始生产民用商品。

当时， 三线企业开始加大投资，

从日本、美国、德国引进先进技术和

生产线，加上三线企业原有的技术力

量和研发水平，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

曾一度位居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甚

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为了更接近市场，三线企业纷纷

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建立自己的“窗

口企业”。

江苏昆山成为景德镇三线企业

“窗口企业”最集中的地方。 仅 897厂

在昆山就建有 8 个万字号分厂，过去

的职工达 2000 多人。 当年还只是一

个小村庄的昆山也因为景德镇三线

企业的“窗口企业”而逐渐繁荣起来。

不过，经过改制，那里的“窗口企

业”跟地处山区的母公司没有任何利

益关系，相反，这些企业成为市场竞

争者，“原来企业的技术骨干、管理高

管都转移到那里了”。

景德镇的三线企业仅仅是全国

三线企业的一个缩影。 这些工厂经历

了国防工业的辉煌， 而在新时期，面

对席卷而来的市场化浪潮，却陷入了

困境。 曾经辉煌的三线企业最终被市

场抛弃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人心都散

了，看不到希望。 ”赵国平呼吁，希望

国家有关部门能关注这些为国家奉

献出自己青春和热血的三线人的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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